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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是烈性传染病，在传染病防治法中列甲类I号

病，鼠疫实验室风险较高，20年前，缺乏N95口罩、防

护眼罩，实验人员进去做实验必须先戴16层纱布的口

罩，头上还得裹着三角巾。全部严严实实捂好以后，

还要戴一副平光眼镜作为防护。就这样，在鼠疫实验

室里工作一年多以后，董兴齐觉得自己还是应该下乡

到基层鼠疫实验室多实践多锻炼。

扎根一线  深入传染病区做研究

从1986年开始，董兴齐先后在德宏州梁河县、盈

江县、陇川县分别待了半年多，他每天都要解剖捕到

的老鼠、跳蚤，并将内脏、血液装在器皿进行鼠疫菌

培养。基层的实验室条件十分简陋，当地天气炎热，

在实验室里还得天天穿水鞋，董兴齐感觉脚都要被捂

烂了。

在乡下做实验虽然艰苦，但这些经历对他来说非

常重要，不但培养了他做实验的能力，还培养了他吃

苦的能力，让他做实验更大胆、心细。

1988年，董兴齐在陇川县章凤镇监测时发现动物

间有鼠疫流行，他先通知卫生所，再向当地疾控中心

主任报告情况，最后找到分管卫生的副县长。他和当

地干部一起召集村民，科普鼠疫相关知识及如何防控

鼠疫。在董兴齐的科学指导下，成功阻断了人间鼠

疫的发生。

回到所里，前辈都夸他此次疫情处理得及时。

董兴齐感慨，下乡期间的学习，对他不仅是工作上的

磨炼，而且让他对怎样控制好鼠疫也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1990年，耿马县发生人间鼠疫流行，那是一起自

我国1956年后流行规模最大、确诊病例数最多的疫

情，历史上耿马县没有鼠疫流行记载。年轻的董兴齐

被委以重任，在所里老主任的指导下负责整个疫情的

流行病学调查和病人筛查。在原国家卫生部、云南省

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历时50多天终于控制了这

起罕见的疫情。

有了这些经验后，董兴齐好奇鼠疫菌、老鼠、跳

蚤之间有什么关系？于是，他开始投入精力学习和探

索鼠疫菌分子生物学问题。他发现，鼠疫菌当中有一

段很特殊的DNA遗传物质，这项发现，引起了国内业界

的重视，以此也从分子水平角度进一步证实了云南存

在家鼠鼠疫疫源地。1995年，董兴齐主持的鼠疫菌基

因多肽性研究获得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0年，云南129个县（市、区）中有29个县

（市、区）发生了动物间鼠疫流行，其中9个县（市、

区）确诊122例病人。董兴齐临危受命，统领全局、勇

于担责、深入一线，尽全力做好全省鼠疫防治工作。

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2001年—2005年，

每年拿出近千万元支持鼠疫防治联防。董兴齐不负众

望，率领云南省地方病防治所鼠疫防控队伍建立了云

南省鼠疫防控技术应用基础研究创新团队、中国南方

鼠疫菌种保藏中心，还创新了家鼠鼠疫防控技术体系

并在全省推广应用。

通过10年的努力，流行于云南的家鼠鼠疫疫情从

2006年起便得到有效控制，且持续至今。

勇挑重担  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从2006年起，董兴齐又挑起重担，啃“硬骨头”——

攻克血吸虫的防治。从事血吸虫防治研究期间，有一

年，董兴齐下乡的天数达256天。

他率领全省各县血吸虫病防治专业人员到四川、

江苏学习取经，去北京、上海争取项目，创新大山区

防控技术。至2009年，全省血吸虫感染者由2004年的

64000多例降至2400多例，人群自然感染率较2004年下

降了97.7%，没有发生急性感染暴发疫情，实现了云南

省基本消除血吸虫病危害的目标。

2012年底，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传染病防治难关的

董兴齐被调任到云南省传染病医院从事防治艾滋病和

精神病工作。“初来乍到一点底都没有，只能努力学

习、勤奋工作，通过几年的摸索，积累了一些防治艾

滋病的经验。”在董兴齐看来，防治艾滋病最重要的

是不能在治疗中流失艾滋病患者，只要通过稳定的治

疗，艾滋病人体内病毒就不容易传播给他人。

“如何才能不让艾滋病患者流失，这是最难

的。”董兴齐说，目前已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90%以

上都能得到治疗，接受治疗的感染者中96%的治疗是有

效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艾滋病治疗要花费几十万

元，但现在治疗一年只需要几千元就能控制住病情。

“一旦艾滋病患者服药不准时，免疫力下降就会导致

病情恶化甚至死亡。此外，对艾滋病患者的心理关怀

和疏导也要及时跟上。”董兴齐说。

抱着这样的思路，在云南省传染病医院医护人员

“苦口婆心”的引导下，一些不愿意暴露的老年艾滋

病患者放下心理包袱主动接受治疗，一些年轻人也陆

续走进治疗点接受治疗。

任何传染病要想防治得当，需要决策者扎根下

去掌握具体的细节。“我从事了那么多年的传染病防

治研究工作，从细菌到寄生虫再到病毒，从古老传染

病到新发传染病，以我的专业生涯来讲可谓机遇多、

挑战大，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面对云南传染病

防治的复杂性、艰巨性，一生的努力仅是皮毛。如果

人生可以有标点，那努力是没有句号的。来生有缘从

医，还做传染病防治。”董兴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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